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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
是一个文
明古国 ，
竞赛的 艺
门从来繁
多，而能
经受岁 月
冲刷、流
传至今 ，
且又朝 野
共喜、老
幼咸 宜
者，莫若
对弈。上
自皇帝老

儿的 万寿宫，下 至平头
老百 姓的 热 炕头，都是
棋迷们最 理想的活动场
所。关于 棋手们 在 “刀
光剑 影”的 “战场”上
厮杀，千 古以 来写 者众
矣。遗憾 的是，文章 家
们却 忽略了 围在 “楚河
汉界”边的 观弈者 ，岂不
知观弈 比对 弈 更 有 意
思，更有情致，更能显
露世人的一片童心，更
富于 迭宕 、曲 折的 戏剧
性。

受竞 赛 内 容制 约 ，
对弈者只能在一个小小
的方寸 之地，提其兵 、
遣其将、出其车马。如
果只 是两个人时复时地
苦战，就是 再有瘾的棋
迷，也就杀着 杀着没劲
儿了。偏巧，又广 出 那
么多的 观弈者。于是，
很自 然的，凡有棋手交
锋，必有一 群 人 在 围
观，少则 三五，多则 七
八，有时甚 至里三层外
三匝，挤得水泄不 通 ，
以致局 外人既 听不 见交
伐双方的声 音，也看不

着他们 的面容和人影 ，
只能从 观弈者或说 、或
笑、或骂 的 口 气中 ，听
出“战 争”的进展 和 胜
负。特别应该 提及的 ，
这些 不漏过 一 步 棋 的

“ 局 外人士”，又十 分
的认真 ，总 是 把脖 颈伸
得老长老长，眼睛睁 得
老大老大，生怕 漏 过 一
丝儿动 静和信息 。这种
你们 要 关 心棋 局 大事 ，
要把你 死 我活的 斗争进
行到 底的 架势 ，使得对
弈的 战 场，不论 啥 时节
气氛都 显得 紧张而 又热
烈，从而使双方 勇 气倍
增，甚 至连吃饭都忘个
一干二净 。

有人说 中 国 人参 与
意识差，“事不 关 己 ，
高高 挂起”，实在不 尽
然，对于 观 弈者 ，它 却
实在显得偏 颇。他们 不
管人多人 少，任何时侯
参与 意 识强到总 是 “势
不两 立的 两 大派组 织 ”
没有 一 个 没 有 “派”
性。他们 “立在谁脊背
后边就盼 谁赢”，把胜
负看得 比交战双方 还要
重要。有时，为 了 走一
步棋，交战者 并不多 么
计较，却 在他们 中 计较
起来。于 是，你 有 来
言，我有去语，轻则互
相叽讽，重 则 恶 言 相
交，几乎要去河南 少林
寺搬师傅。一 次，两位
观弈者 争论到 沸点 ，互
相扯着衣襟 从 人 群 外
拉，好像不 打大 出 手就
出不 了 这口 气。可是 ，
走出人群，一方 先自 惊
呆。原来拉 出去的 竟是

他的岳父 大人。老丈人
一看 是 和 贤 婿 拉 扯，也
是羞了 个关公脸。多亏
女儿找她娘家大吃饭 ，
这才 把 翁 婿 俩 喊 了 回
去。后 来，街 坊人们 始
知，那 位 老岳 丈从十 里
外来看女 儿，听到街道
柳荫下有人下棋，就不
由自 主地挤了 进去 。

不知 是棋盘效应还
是别 的 什 么原 因，任何
人，包 括 爱说 话的 和不
爱说 话 的，只 要 是 观
者，一上棋场，无一不
变成 爱说棋的人 。可也
怪，正式参赛的 棋手，

恰又十 分主 观主义，最
讨厌有人在 自 己身 后 指
手划 脚，搞 “垂 帘 执
政”。这 样 ，战 事 未
开，场上人 等 常 常 订
立“不 准说棋公 约”。
遗憾的 是，订归 订，执
行归执 行，很 少 有 人

“依法办事”。鉴此 ，
某地在棋赛 前决定：谁
要中 途多 嘴，叫 大 火烧
了他家 房舍。谁知 ，战
斗进行 到 白 热 化 时，
只听 猛然 有 人 高 喊 ：

“ 娃，赶快回 去告诉你
妈，把咱彩 电给外搬。
出车，出 车。”周 围人
吃一大惊，以 为 谁犯了
神经病。一 看，才知 晓
是位 观弈者 说 的 话。原
来，他 叫 娃告诉 妻 子 ，
把电视机抱出 来，房 叫
大火 烧 去。因 为，他
已经憋得实在 忍耐 不 住

了。
千万 不要小看 观弈

这事，它 常常会 使人 上
堂生动 的 课 呢！据棋界
一权威 相 告，某地有位
颇有声 望的 企 业家，为
改革而身 陷 困境，进退
维谷。为 了 消 闷解烦，
日每 于 傍 晚时 分 徜 徉于
街头，看 别人对弈。久
而久之，竟成为一个 观
弈迷。有一 次，他看红
方简直处 于 被动 状态，
眼看就 要全 盘 皆 输，可
当事人不慌不忙，经过
静心思考，毅然 走 了一
步“拐 子 马”。谁 料

想，就是这么一 步棋，
一下 子使 “山重水复疑
无路”的 境地，迅速 向

“柳暗 花明 又一村 ”转
化。本来，他是看别人
下棋以 消 己 愁 的。可
是，这 一 步 “拐 子
马”，却像 一 根 神 奇
箭，射 中 了 他 愁 肠 之

“ 的”。眉 头一皱，计
上心来，回 到厂 中 ，决
定把县委书 记那位不遵
守劳 动 纪律而屡教不改
的儿子 除名 。这 么来 ，
全厂 震动，改革形势豁
然开朗，一 步一 步导入
顺境。后 来，有 人 问
他，何 以使厂 子起 死回
生。他颇 为 诙谐 地说 ：
一步之得，赢了 全局 ，
这全靠我 看人家下棋所
得。观弈 ，竟有此等 奇
获，乃 观弈者始料所 不
及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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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散 文 ）

光　棍　楼
邓清 华

古城晚上，万 家 灯 火，都 被
那粉 红、墨绿、天蓝、雪 白 和 印 着
各种美丽 图 案的 窗帘所 遮掩。唯一
幢楼 却奇特，所有 窗 口 竟没有挂一
绺儿布 絮。站在楼下远些 地方，能
看到 里面 晃动的人影，能听到粗犷
的喊声 和 野调无腔的 戏文 。

此楼 为 何 这般 模 样 ！问 知 底
人，便 知 是 单身 楼 ，单身 汉却 戏谑 为

“光棍楼”。
白天，全楼 十分 寂静，偶 然有

探亲 来的 少妇 悄 无声 息地下楼，上
来时 手里端 着换回 的面 条，篮子 里
盛着鱼 儿猪 肉 蔬 菜 。

太阳 从大楼 的 东 边移到大楼 的
西边，六点过 了 ，楼 里 渐 渐有了 人
声笑语。跟着楼 道 里点 着 了 好 多
煤油 炉 子，蓝蓝的 火 焰上 架 着 炒瓢
铁锅，“刺 溜”、“刺 溜 ”的 炒菜
声伴着铲子 与 锅的 碰掩，形成一首
美妙的 乐 曲 ，空气 里 则 弥 漫着煤油
柴油食油 和菜肴 的混 和气味 。

快八点了 ，煤油 炉 的 蓝 色火焰
才逐渐熄 灭。各屋 里传 出老虎杠子
划拳猜 令的 吆喝声。

饭罢，有些光棍 聚在一起，用

扑克牌 玩 “—二 三”“捉 王 八”，
不一会 儿，便有人嘴 里 噙 满 纸 条 ，
活象戏 台上的 白 须老 翁。大多的 却是
闲吹海谝，或早早钻进被 窝，翻来覆
去压得床 板 “咯吱吱”响 。

光棍们 正 感到 业余生 活 乏 味 无
聊，一般风 儿适 时吹到这 里。于是 ，

“ 么鸡”、“二 讲”、“三、六条 ”
引起 了 大多数光棍们 的 兴趣，“稀 里
哗啦 ”的 洗牌声几乎通宵达旦 。

没过几天，光棍楼 的楼 民在工作
中出 了一 件人身 重伤 事故。那天早晨
光棍 刘打 完 牌 昏 昏 沉 沉去上班，错把
楼梯 当 平地，折 了 一条 腿，肋 骨断三
根。不 久，又传 出 爆炸性新 闻：二〇
二宿 舍的 张斌李 槐等 四 人被抓走 了 。
据说是市公安局 巡 夜，三 点 多 到 这
里，听楼 上牌声 响 亮，间 或还有 关于
钱的 吵嚷，于是敲 开 了 们 ……

此事 震动 了 书 记厂长工会 主席 ，
他们 三人对光棍 汉 逐房一一拜访。随
后光棍楼 的 各 个 窗 口 却 吊 上 了 青竹 熊
猫图 案 窗 帘，再随 后 家属 楼的 煤气管
道伸 到了 光棍 楼 里，修好了 电视机，
建了 阅 览室、乒 乓 球案子……

工会 主 席 是正 处 级 干 部，本 省
人。从那后 他 隔三差五米光棍 楼住 ，提
起赌 案 ，便面 露愧 色 ，这 里不该 是个被
遗忘的 旮 旯……

也怪，从那 以 后 到现在，光棍 汉
们二 百 几十 号人，再没有公 安局 来找
谁。相 反，先进生产 者 模范什 么的 光
棍楼却 出 了 不 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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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外 一首 ）

敏萍
忧伤 的 雾 霭
紧裹 了 思 恋 的 沉 重
一路 唱 来
相伴 杜 鹃 声 声 啼 鸣

割舍 了 幽 潭 的 柔 情
淡漠 了 碧 湖 的 眼 睛

蔚蓝 色 的 梦 啊
悠悠 似八 月 晴 空

走吧，决 不 回 头
即使 死 在 半路
也要 化做一 片 彩 云
映在 海 的 心 中

城　墙
就着 如 血 的 秋 阳
我翻 阅 一 部 线 装 书
寻找 关 于 历 史 的 注 释
和一 个 幽 远 如谜 的 梦

蓦地，几 条
夹在 书 中 的 长 春 藤
如绿 色 的 闪 电
灼亮 我 迟 钝 的 眼 睛

从此 ，我 心 中
常常 响 起 隐 隐 的 雷 鸣

——跟着 别 人走 ，不 会 出 问题 。　潘文辉

路灯
孙晓 杰

已经 远 去
当这 长 街

涌起 繁 华 和 喧 闹
涌起 情 侣 的 缠 绵

霓虹 灯 的 绚 丽
筑路 工 已 经 远 去

但筑路 工 的 手臂
那招 唤 平坦 大 路

的
手臂　依 旧 高 举 在 这 里
定格 成 电 杆
手掌 上丰厚 的 茧 花
开放 出 乳 白 的 光 明

为城市祝 福

小
幽
默

经理 向 职员 们
讲了一个笑 话，职
员们 听 了 都哈哈大
笑，唯独约 翰逊没
笑。

经理问 他 ：
“ 你 怎 么 不

笑呢？”
“你忘了 ，

我已被 你辞退，用
不着笑 了 。”

（ 阿 东 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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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小 说 ）

风　景
沭秦

初秋 的 傍 晚，天气
还很 炎热。甄朴仁厂长
推开 饭碗 酒盏，顺便从
座旁别人送来的一筐雪
梨中 拿 出 一 个，削 了

皮，咔嚓一 口 ，梨汁 溅了一下 巴。甄厂长 身居三
室一厅，明 窗净 几，四 壁生辉，但酒后 的躁热，
使他觉得 这天地还 是 小了 点。肥胖的 身 子踱到 阳
台上，一丝初 秋 的 晚风吹来，他感到无 比惬意 。

登楼不 能临远，鸟瞰楼下 倒能弥补缺憾。在
甄厂长住 的 这座五层楼前面，是 三排 陈 旧 的 小平
房。不要瞧不起这些 小平房，论房 龄 也与 工厂 同
龄，也算老资 格 了。陋室 里，风吹掉土，白 日 点

灯，入夜 鼠 走。每家 每
户门 前鳞次 栉比地搭起
二三平方眯的 小厨房 。
这样一来，两 排平房之
间就象一 条 窄 窄 的 小
巷，你 来 我 往，必 须

“ 礼让三先”才行。小
巷的 路，是东一块西一
和的 碎 砖铺成，雨 天，
人们 踏着 这些 斑驳的 砖
块弹琴似地跳入家中 ，

门前废水，自 成 小溪，向 屋 山 头 的一个下 水道一
路流去。小巷上空，飘扬 着旗 帜似的 衣服，小娃
们在衣服的 荫护下，大呼小叫地嬉 闹 着。居高临
下，不难看到 弯腰烧饭的主妇们半个屁股赫 然露
在小厨房 门 外。最 为 宽 敞和 自 由 的 天地是屋 山 头
那一块，几棵梧桐赐以 凉 荫，傍 晚时分，妇 女们
拿着手工，自 成一圈，谈笑风生，怡 然 自 得，此
情此景，已是甄厂长读 过多 少遍的 小说 了 ，然而
百忙 了一 天，今 晚再倚栏俯看一遍这颇似姑苏 小
巷的景 致，也不无情趣 。

正当 甄厂长 看到 出 神时，忽然噪声突起，只
见一屋内 跳出 两 员 大 将 ：男 的 赤膊，女 的 穿着 背
心手持饭勺，频频 向 男 的点去，出 口 不 逊：“你
没球本事，弄不 来 房子，还耍什么 门 后霸王！”
这噪声一起，左 邻右舍纷 纷 出 “笼”，你 拉 我
劝，那男 的 仿佛 是斗 败的 公鸡悄 然 入室。女 的手
操饭勺演 讲 以 的，指手 划脚，还在 喋喋 不休 。

甄朴仁定眼一看，那男 的不是二车 间 工人 姚
巨柱么？哼 ！姚 巨柱，你 昨 天“巨柱”一般 站在我
面前，气势汹 汹，口 口 声声 要房 子。我 会生房 子
吗？工厂经 济形势不 好谁人不知？还 责问 我：“
既然经 济不 好，为什 么盖干 部楼、盖高工楼？为
什么有人小房换大房，旧 房换新房？”这是按文
件办 事，其 中 的弯弯道道，你管得了 吗？最可恶

的，你 离开办 公室 竟敢
砰然一声 拉 上门 ，太不
象话 了，简直是 目 无纪
律目 无领 导……

甄朴仁厂 长 想 到
此，好象还有余怒。但
眼前的 这一幕 夫妻争斗
图，又令 他哑 然而笑：
姚巨柱啊姚 巨柱，也有
人收拾你，活该 ！

甄朴 仁怕楼下 的人
看见他，不 敢 久站，缩
回屋里去 了。


